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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朱诺

编者按：因果敢冲突，中缅关系进入微妙时
期。6月10日到14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首次
访问中国。（图为6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昂山素季及她率领的民盟代表
团。该图来源：昂山素季的脸书）

因为是战时，中缅边境的正式口岸不允许通过。
本报特约撰稿人、中东问题专家朱诺女士，近日随
朋友冒险涉过拉咱河，偷渡到滇缅边境，在缅北克
钦独立军的地盘，探访了难民营。

生活在中缅边境的两国人民，多少次淌过这小小
的拉咱河，演绎人间的悲欢离合？缅甸边民多少次
经历枪林弹雨，见证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

与云南省盈江县那邦镇一河之隔的缅甸克钦邦拉咱市
（Laiza），是缅甸“克钦独立军（KIA）”的大本营。1961
年成立的克钦独立军是“克钦独立组织（KIO）”下属的军
队，也是缅甸境内最大的“民地武”之一。独立军与缅甸政
府军交战了30多年后，双方于1994年签署了停火协议，克钦
独立组织随后将总部搬至靠近中国边境的拉咱。

但克钦邦这个“国中之国”为缅甸政府所不能容忍，也
为中缅之间贸易投资徒增成本。中国的木材商、玉石商、甚
至国企的水电站都不得不在疏通缅甸政府之后，还要向克钦
政府另交一笔“保护费”。2011年6月，缅甸政府正是借口
保护中国大唐公司承建的缅太平江水电站的安全，向控制该
地区的克钦独立军开火的，使得克缅战争再度开启，长达17
年的和平局面被打破。战斗一直持续到今天，造成了超过10
万克钦难民流离失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度躲进中国境
内，中国政府也曾短暂地在盈江、瑞丽等地设置了十几个难
民营，接纳了将近2万余克钦难民。

不过，随着缅北战事的旷日持久，难民的人数越来越
多，对难民的管理也日渐复杂。中国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保
持着良好的关系，迫于缅方的压力，中国官方不愿明确表示
支援克钦独立组织，2012年9月，中国政府将这2万难民遣返
回了缅甸，联合国和克钦难民委员会只得在缅甸一侧沿着边
境增设了一些难民点。最多时，难民营的数目据说达到100
多个。此后，对于克钦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多依靠云南
境内的民间机构，其中，景颇族和傈僳族的基督教会起着主
力军的作用。

今年的1月15日，就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西北的“缅玉
重镇”帕敢一带，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开始了新一轮阵
地争夺战。起因是新年之初，缅甸政府军在克钦邦发起打
击非法采伐木材的行动，宣布抓捕了包括155名中国伐木工
人在内的人员，还缴获各种车辆767台。克钦独立军方面声
称“要保护伐木工人”，进行了武力抵抗。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盈江县景颇族基督教会的李
牧师。说起盈江，它隶属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
内人口除了傣族和景颇族这两个主要民族之外，尚有阿昌
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其他几个跨境少数民族，是典型的
“极边之地”，早年间马帮往来滇缅的必经之地。

李牧师他们的教会在国内外的兄弟教会和信众中广募
衣服、食物、药品等物资，不定期地运送到克钦难民营
去。2015年5月，得知他们将要运送一批物资去拉咱的难民
营，我赶紧与李牧师取得了联系，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他
最终答应捎上我去拉咱看看。

李牧师和教会的司机张师傅都是景颇族人，他们向我介
绍了一些景颇族的历史和教会的情况。景颇族的祖先来自青
藏高原，唐朝时南迁，几经辗转，到了明朝时期才定居于现
在德宏州的这片山林地区，以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小规模农耕
为生。在中国一侧，景颇族的人口将近15万。

英国人于19世纪末占领缅甸之后，将缅甸一侧的景颇
人、傈僳人等山地民族统称为“克钦族”（Kachin，其中景

颇族占绝大多数），现有人口将近150万。中缅两侧的景颇
人跨境通婚相当普遍，几乎每家都有在国境两边的亲戚。

美国的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就在缅北少数民族中传播福
音，随后逐渐向云南扩散。文革时期，云南一侧的基督教会
遭受打压，很多景颇教徒跑去了缅甸。近些年，中国的经济
发展了，宗教环境也比以前宽松，而缅甸那边则每况愈下，
于是很多景颇人又回到中国打工，或者嫁到中国来。李牧师
说，现在，中国一侧的景颇族加入基督教的人数大概有50%
到60%左右，缅甸一侧更高，信主的景颇人超过了95%。

行前，我向李牧师问起，是否需要到当地公安局申请一
个边境出入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用。你即使有边境
证，甚至有缅甸的正式签证，也不能从那邦口岸正规出境。
因为自从2011年克钦那边开战以来，边境两侧的旅游业和商
业活动基本上都停止了。我们这边，官方不愿明确表示支持
克钦武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向江对面教会的弟兄姐
妹们运送衣物或食品，名义上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只能从
旁边的小路过去，也就是‘偷渡’啦。”

尽管事先猜到了这次缅北之行将不会是通过正规渠道
走，但当我被明确告知这是一场“偷渡之旅”时，内心还是
免不了有些忐忑。不过，张师傅宽慰我，教会的教友们经常
往来于国境两侧，每个月都会有几次为克钦难民营运送各种
援助物资，虽然名义上不被允许，但当地政府和边防哨卡大
多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看管并不严格。

可是，清早刚一上路时，张师傅就告诉我，通往边境
那邦镇的芒那公路上，这几天忽然增加了一个临时边防
检查站。他怕我不会应付边防士兵的盘查，一路上反复嘱
咐我，“到了边检站，千万不要说你是记者，不然会有麻
烦。” 张师傅的家乡金竹寨正好在临时检查站后面，“你
就说是我的朋友，来盈江做生意的，跟我回家串门。过了金
竹寨，就没人管了。”

汽车沿着大盈江边的公路开出十几公里，就转进了大
山。

盘山公路有无数的转弯，好在路上车辆稀少，路面还算
平坦。据张师傅说，打仗前，这条路上车水马龙，运木材和
矿石的载重卡车络绎不绝。现在路上的车流减少了90%。

这条路张师傅不知走过多少次了，盈江到拉咱的路况比
较好，所以拉咱附近的难民营得到的援助物品就比较多。
“沿着国境线再往北，还有好几个偏僻的难民营，那边条件
要差很多，去那里送粮送药也比较困难，山路不好走，再过
个把月就进入雨季了，到了雨季道路更是泥泞不堪，塌方家
常便饭啊。而且，有些难民营还要绕过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山
头。看到我们给难民营送东西，他们会向我们射击。我们就
只好躲在山崖下面，等枪声停下来再冲过去。”

在金竹寨前，我们果然遇上了那个新设的边检站。这是
一个非常简易的“关口”，路当中架起一排活动路障，路旁
只有一间工棚似的木板房，三、四名年轻的中国边防战士拦
下来往车辆，检查证件。我按照张师傅的叮嘱，从容应对，
顺利通过。

当拉咱河在望时，张师傅指指对面几个山头，“那里，
那里，前两天还在打仗，硝烟弥漫，从这边看过去很清楚，
可以真真切切地听见枪炮声。”

在距离中国海关口岸大约2公里的地方，张师傅开下公
路，拐进一条路口立着牌子的岔路，路口的牌子上用中缅两
种语言标示着：“此处为非法便道，严禁人员、车辆出境”。

涉过拉咱河后，先是经过了一个简易哨卡，一位挎着步
枪的克钦小战士扫了一眼我们车上的云南牌照，就挥手放行
了。哨卡后面是一座基督教堂，屋顶红色的十字架掩映在浓
密的树林中；通向拉咱市中心的公路是条异常颠簸的土路，
时而有挂着云南或缅甸车牌的载重卡车经过，扬起漫天尘
土；路边鲜有农田和农人，成群结队的克钦士兵扛着枪行进
在路上，像是刚刚结束了操练，又像是才从前线换防下来。
这些士兵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不到20岁，还像个孩子，有
的看上去年过半百，头发已经灰白。按照克钦政府的规定，
克钦族家庭里的男丁年满13岁即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一
朝参军，终身是兵”。脱离军队者只能算暂时离队休假，一
旦战事发生，要立刻披挂归队。每户人家必须有至少一半子
女参军。无男丁的家庭则由女儿入伍替代。

拉咱市中心冷冷清清，商店集中在临近海关的两条主路
上。银行、诊所、手机店、服装店的招牌都是景颇文和中文
的，但几乎都处于关门状态。

在拉咱的“协助难民委员会”办公室，我见到了克钦难
民营的总负责人，他向我大致介绍了难民营的情况，并带我
参观了附近的两个难民营。

一处难民营建在一个废弃的汽车站里，高大的车棚下，
是用三合板隔断的一个个格子间，大的有5、6平米，小的不
足3平米，格子间按照每家人口的多少来分配。房间没有门
板，只有一床布帘挡在门前。格子间旁边还有一些临时搭建
的纸板房，这些都是新近来的难民，大约有2000多人，在等
待被安置到新的难民点。

另一处难民营建在一片乱石岗上，每4家人共用一个竹
墙围成的房屋，四面透风，屋顶是由芭蕉叶铺盖的，上面再
加一层防雨的塑料布。地板由竹子架起，高高地离开地面，
以防雨季时被淹没。难民营的中心有一个简易公用厨房，妇
女们在那里用山里砍伐来的树枝生火做饭。

整个克钦邦在边境沿线的难民现有将近10万人，绝大部
分为老人、妇女和儿童。难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供应不
足。克钦政府没有多少长期储备粮，而且，粮食首先要满足
部队战士的需求，所以像盈江基督教会这样来自中国的民间
援助就非常地重要，负责人指了指张师傅：“他们都是好朋
友，没有对面的景颇同胞，克钦的难民会遭更大的难。”

难民营中的医疗状况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缺
医少药，旱季的时候还算好，可雨季到来之后，流行病、
传染病经常会大面积爆发，尤其在儿童当中，疟疾等非常普
遍。

克钦战士的伤兵护理所也在难民营不远处，一些伤员扶
着拐杖在院子里练习用假肢行走，更多的伤员躺在简陋的病
床上，无聊地拨弄着手机。 

男人在前线当兵作战，女人带着孩子苦熬苦等。一个个
蓝铁皮顶的窝棚，一个个没有男人的家。可是种种迹象却表
明，缅甸政府与缅北多支民地武的和谈迟迟不会有结果。当
我在难民营向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问起克钦人的命运和未来
时，她的脸上保持着乐观的笑容，看着我说：“我能做的，
只有在主面前多多祷告。主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拉咱难民营，难民营中由木板隔出的格子间，大小大概只有2平米，门口拉着布帘

涉过拉咱河

难民营中，几乎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也有孤儿。男人们都在打仗 ---- 永远打不完的

中缅界河 ---- 拉咱河，旱季可以直接趟过去，雨季无法从河面通行

雨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拉咱河怎么看都只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溪流。可就是眼前这条小河，却成了中缅两国之
间国境线的一部分。

司机张师傅毫不犹豫地一踩油门，从浅浅的拉咱河上驶了过去。
“这就到缅甸了？”
“是啊，我们到拉咱了，缅北，克钦独立军的地盘。”张师傅接着说：“我们景颇人赶街串门，都是这么在河里

趟来趟去的。等到了雨季，水量大涨，河里没法子开车，那边下游不远处有一座石桥，可以从石桥上过去。”
我们偷渡成功了！我一阵激动。


